第七章
允許邪惡的存在是和上帝的計劃有關
主題內容
為什麼允許邪惡的存在；正確與錯誤的原則；道德感；上帝允許邪惡存在，並將其轉化為美善；上帝不是罪的創造者；對亞當的試練不是鬧劇；他受到嚴重的誘惑；他蓄意犯罪；對於罪的懲罰並非不公義，也不過於嚴厲；對亞當的所有譴責都顯示了智慧、愛與公義；上帝的律法是宇宙的律法。


韋伯斯特說過，邪惡帶來不幸、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會導致各種苦難。因此，這個問題不但涉及人類的疾病、悲哀、痛苦、軟弱和死亡，而且都能追溯到它們產生的主要原因——罪，以及它的補救方法。既然罪是邪惡的根源，那麼永久性治癒這一弊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根除它。
毫無異議，對於那些追根究底的人來說，更經常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上帝允許目前邪惡的統治？為什麼他把我們最初的祖先創造得完美而且正直，此後又允許撒旦誘惑他們呢？或者說，為什麼他允許那棵結有禁果的樹生長在美好的伊甸園中呢？儘管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讓他們遠離禁果，我們還是不得不問：難道上帝就看不到人類墮落的所有可能性並加以阻止嗎？
無疑地，困惑是來自沒有理解上帝的計劃。上帝是能完全防止罪進入世界，但是他並沒有那樣做。這個事實足以向我們證明，上帝允許罪暫時統治世界，是為了最終能有一些更美善的結果。從上帝的整個計畫來看，這將證明他為了達到目標，在進行的過程中顯示出他的智慧來。有人問，上帝無所不能，難道他就不能及時干預，全面阻止撒旦實現他的所有計劃嗎？毫無疑問，他能；但是這種干預會阻止他自己意圖的實現。他的目的在於顯示他的律法多麼完美、威嚴、具有正義的權柄，同時向人類和天使證明違背律法所造成的邪惡後果。此外，正如《聖經》所說，就自然天性的特徵而言，有些事情連上帝也不能做。那就是“上帝決不能說謊。”（《希伯來書》6:18）“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後書》2:13）他不能做錯事，因此，為了讓他的創造物獲得生命，他只能選擇最明智和最好的計劃，縱使是我們一時目光短淺，不能辨別那隱藏在無窮智慧中的泉源。
《聖經》宣稱，萬物都是因上帝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示錄》4:11）；無疑，都是為了按照他的旨意安排賜福，並體現他的榮耀存在所具有的本性特徵中。雖然，他為了使自己的仁慈計劃受到預期的後果而暫時允許邪惡和作惡之人扮演著活躍的角色，但是並非為了邪惡的緣故，也不是因為他與罪聯合；而是因為他宣告：他“不是喜悅惡事的上帝。”（《詩篇》5:4）儘管上帝在各種意義上都反對邪惡，他還是暫時允許（也就是說不阻止）它的存在，因為他的智慧看到一個途徑，會為他的創造物提供一個永久而具有價值的教訓。
每個正確原則都有一個相對的錯誤原則，這是一條不言而喻的真理；例如，真理與謊言，愛與恨，公義與不公義，這是依據實行時所起的效應。我們把這些對立的原則區分為正確與錯誤。有的原則在應用時使人獲益，對最上好的秩序、和諧與幸福能產生積極的效果，我們稱之為正確的原則；相反，如果它造成歪曲、不幸和毀壞，我們就稱之為錯誤的原則。我們稱這些原則所運作的結果為善良和邪惡；有較高智力水準的人類能夠從錯誤中區分正確的原則來，與一些人他們自願被一種或另外一種原則所支配，我們就把他們分別稱之為有道德或者是有罪的。
這種辨別正確與錯誤原則的能力被稱為道德感，或者良心。正是以上帝賦予人類的這種道德感，我們能夠判斷上帝的存在，且承認他是美善的上帝。正是對於這種道德感，上帝總是要引喚它，來證明上帝的公義與正義；也正是藉著同樣的道德感，亞當即使在知道罪的所有後果之前，就已經能夠覺察到罪或者不義就是邪惡。上帝並沒有把這種道德感賦予較低層次的創造物。狗具有一定的智力，儘管它能學會某些動作，得到它主人的肯定和獎賞，但是並沒有達到這種道德感的程度，也有一些動作不討主人喜歡。它可能偷盜或者殺生，但是不會被定為有罪；它也可以保護財產和生命，但是不能被稱為有德性，因為它對自己行為的道德水準一無所知。
上帝是可以造出缺乏辨別正誤能力的人類，或者使人類只能辨明正確，也只能做正確的事；但是把人類造成這樣，就僅是造出一部活著的機器而已，這當然不符合人類創造者的精神形象。或者 — 就如同上帝所做的那樣，他可以把人創造得完美，造出一個能有自由行為意志的人，並且保護他免受撒旦的誘惑。在那種情況下，人的閱歷局限於美善，就會易於繼續受到外面邪惡的暗示，或者易於受到內心強烈奢望的影響，這樣就會使永恆的未來變的不可信靠，而隨時都會發生違抗和混亂。此外，除非藉著與邪惡的對照，否則美善就絕不會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視。
上帝首先使他的創造物知曉美善，讓伊甸園中的美善圍繞著他們；然後，作為對違抗的懲罰，上帝給了他們關於邪惡的嚴格知識。他們被逐出伊甸園，被剝奪了和上帝本人交往的權利。此後，上帝讓他們經歷了疾病、痛苦和死亡，使他們因此而永遠知道邪惡，及知道罪所帶來的不利和極度嚴重的罪惡。
藉由不同結果的對比，他們會對二者作出鑒別和正確的估計；“耶和華上帝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創世記》3:22）要不是他們最先知道了關於邪惡的知識，否則他們的後代就不能分享關於辨別善惡的能力，也不能充分認識到什麼是美善，直到千禧年間；到那時，基督將是他們的王和最高審判者，而美善則是他們通過基督得到救贖的結果。
道德感，或者對正確與錯誤的判斷力，以及使用它的自由，都是亞當擁有過的，都是他與上帝的樣式一致的重要特徵。辨別正確與錯誤的律法寫在上帝本性的性格之中。正如它是上帝神聖特徵的一部分，也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上帝的形象或者樣式，這個最初用律法刻下的關於人的天性，由於受到罪的影響而不斷地被抹滅和墮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清晰的輪廓；因此現在關於辨別正確與錯誤的律法已經與第一個人那時的情況不同了。愛的能力意味著恨的能力；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造物主照著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不可能使他只有愛的力量和做美善之事的能力，而沒有相應的恨的力量和做錯事的能力。這種選擇的自由，被稱為自由的道德行為或者自由意志，是人類原始天賦的一部分；這種自由和人全部的心智與道德能力一起，構成了他具有創造者的形象。在墮落了六千年之後的今天，許多最初的樣式已經被罪給抹滅了，使我們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被罪及其遺患剝奪了自由，被罪捆綁，所以與正義的行徑相比，現在墮落的人類更容易也更樂意犯罪。
上帝能夠讓亞當對於罪的許多邪惡後果得到如此深刻鮮明的印象，以至使他不敢犯罪，這一點我們無需懷疑；但是我們相信，上帝預見到人類對於邪惡的真實體驗會成為他最確切、最持久的教訓，對他永遠具有好處。為此，上帝沒有阻止而是允許人類做出他自己的選擇，讓他感受邪惡的後果。如果從不允許人類有犯罪的機會，人類就不會抵制罪，結果在他的正確行為中，就不會有道德，也不會有優點可言。上帝尋找那些真正用心靈和真誠敬拜他的人。他要求明智而且心甘情願的順從，而不是無知且呆板的供奉儀式。他已經有運行著的單調呆板的行為者在完成他的旨意，但是他的計劃是造出更高貴的東西，一個和他自己的樣式一致的有智力的創造物，一個管理大地的主人，他的忠誠與公義會建立在鑒別正確與錯誤、美善與邪惡的基礎之上。
就以法則來說，正確與錯誤的原則一直存在著，並且勢必將永遠存在；所有和上帝的樣式一致，具有完美而且智慧的創造物，必須自由地在兩種原則中作出選擇，儘管只有正確的原則才會永遠不斷地發揮積極作用。《聖經》告訴我們，當基於邪惡原則的行為被許可的時間長到可以達到上帝的目的時，它(邪惡)將會永遠停止活動，所有繼續順從邪惡支配的人也將永遠滅亡。（《哥林多前書》15:25, 26; 《希伯來書》2:14）只有正確的行為和做正確事情的人，才將會得到永生。
但以另一種觀點再來重覆這個問題：除了親身經歷之外，難道人類就不能通過其他一些途徑來瞭解邪惡嗎？認識事物有四種途徑，就是憑直覺、憑觀察、憑經驗、以及接收憑來自公認為肯定是真實來源的資訊。直覺的知識常常是直接的理解，沒有推理過程，也沒有證明的必要。這種知識只屬於所有智慧與真理永恆的泉源——神聖的耶和華，理所當然，他必定高於他創造的萬物。因此，人關於美善與邪惡的知識不會來自直覺。人的知識可以通過觀察獲得，但是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要顯示出一些邪惡及其後果，供人觀察。這就意味著會在某些地方、在某些生物中間允許邪惡的存在，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讓它就存在人類中間、在地球上呢？
那又為何不讓人能夠成為邪惡考驗的例證，而且能藉著實際經驗獲得知識呢？事情也就如上帝的計畫所定：人在獲得實踐經驗時，也在向其他存在者提供例證，“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亞當已經由訊息獲得了關於邪惡的知識，但是還不足以阻止他企圖進行新的嘗試。亞當和夏娃知道上帝是他們的創造者，因此有權力管理和指導他們；上帝早就說過那棵結有禁果的樹，“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由此可見，他們對於邪惡有了理論上的知識，儘管他們還從未觀察或經歷過它的影響。結果，他們不能瞭解到他們創造者愛的權威及其仁慈的律法，也不能夠明白上帝是藉著律法來保護他們脫離危險。於是，他們被誘惑所屈服了，上帝明智地准許了那次誘惑的發生，他的智慧已經標明出它的最終效用。
我們的祖先因此墮落，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那次誘惑的嚴重性，也沒有意識到上帝的公義會把如此嚴厲的懲罰和許多人看似如此輕微的冒犯聯繫在一起；但是，稍加思考就會使一切清楚明瞭。《聖經》講述了一個簡單的故事：那個女人，一個意志比較薄弱的人，她如何被欺騙，並且因此變成一個罪人。她的經歷和對上帝的認識甚至比亞當更有限，因為亞當是第一個被造的，在夏娃知道罪的懲罰之前，上帝已經直接吩咐過亞當，而夏娃很可能從亞當那裏得到她所知的訊息。當她吃了那果子，雖然她可能害怕，也略微理解到一切都不太對徑，但是既然相信了撒旦欺騙性的誤導，顯然就沒有意識到犯罪的程度。儘管被欺騙，儘管她似乎不是一個很瞭解情況而受譴責的人，保羅還是宣稱她為罪人。
《聖經》告訴我們，亞當和夏娃不同，沒有被引誘，（《提摩太前書》2:14），因此他必定是在更充分意識到罪的情況下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也明瞭到懲罰的結果，知道他必定死。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什麼是這個誘因，它驅使亞當那麼不顧一切地為自己招惹事先已宣告過的懲罰。既然記得他們曾都是完美的人，同他們的創造者在心神與道德上一致，那麼和上帝的本性—愛的特質就會經由那個完美的男人對他心愛的伴侶——那個完美的女人，充分的突顯出來。亞當意識到罪的後果，害怕夏娃的死至此帶給他的喪失（那種喪失沒有恢復的希望，因為那時還沒有賜下這種希望），便在絕望中魯莽地決定，沒有她便不再活下去。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沒有她的陪伴就會不快樂，也就會失去生命的意義，所以為了分擔他以為可能臨到夏娃身上的死亡懲罰，便固執地參與了她違抗上帝旨意的行動。正如使徒保羅所說，二者都“陷在罪裏，”（《羅馬書》5:14; 《提摩太前書》2:14）但是亞當和夏娃是一體，不是“一對”，因此，夏娃分擔了因她的行為所帶給亞當的判決。參看《羅馬書》5:12, 17-19。
上帝既然賜給人選擇的自由，就不僅能預見到人由於缺乏對罪及其後果的完全理解而接受它，而且也看到人既然知道了罪，仍就會選擇它，因為那種對罪不深刻的認識會極大地削弱他的道德天性，以至與美善相比，他會逐漸變得更加渴望、也更加喜歡邪惡。
儘管如此，上帝還是有意地允許邪惡存在，這是因為，他已為人預備了把他從邪惡的後果中釋放出來的補救措施，他看到經由體驗的結果能引導人，使他完全意識到“極端邪惡的罪”，以及與其截然不同的道德在對照之下能顯現出無比的榮耀。這樣就會使他學會更加熱愛並榮耀他的創造者——所有美善的泉源，從而永遠避開那些不幸與悲哀所帶來的許多痛苦。因此，最終的結果將是人對上帝更深的愛，將會是憎恨對一切與上帝的意願相違的事情，從而堅固地建立起萬民永恆的正義；上帝正藉著允許罪和相對的邪惡存在而教給人類一些功課，凡是聽從的都將收益。然而，我們應當觀察到，上帝允許邪惡的存在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加罪於上帝，說他是罪的創造者和煽動者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二者之間是有一個鮮明的區別。後者的觀點不但褻瀆上帝，而且與《聖經》介紹的事實矛盾。那些陷入這一錯誤的人通常試圖找到另一個拯救計劃，而不是上帝所提供的以通過基督的犧牲作為我們贖價的計劃。如果他們成功地使自己和他人相信，上帝對所有的罪、邪惡和犯罪
應負有責任，也相信在他手中那些清白無辜的人是被迫犯罪的，那麼他們就承認了下述理論：基督為我們的罪獻身就不是救恩，也不是任何憐憫的表現形式，而完全僅是審判。因此，他們也為自己錯誤理論的另一部分，即普救說奠定了基礎，聲稱正如上帝導致了所有的罪、邪惡和犯罪，他也將使所有的人類從罪和死亡中得到解救。他們推論說上帝決意並導致了罪，並且沒有人能違背他，因此便聲稱當他確立了公義時，所有的人同樣地也都不能違背他。但是在所有的這些推理中，人最高貴的特質是有意願或選擇的自由、這也是人與他的創造者的樣式一致的最顯著的特徵，都一概被忽視了；從他們的理論上來講，人被退化到僅成一部純粹的機器，只會機械般地運作。如果情形就是這樣，人就不會是地球的主人，而是比昆蟲還要低等；因為毫無疑問，連昆蟲都有選擇的意願和能力。即使很小的螞蟻也被賦予了意志的力量，儘管人憑著更大的力量可以對抗和阻礙它，但是不能破壞它。
確實，上帝有權柄迫使人陷入罪中，或者秉持公義，但是在他的話語中斷言他沒有這種意圖。以同樣的理由“他不能背乎自己”，強迫使人陷入罪中，這就與他不能符合一致。這樣的行為不可能與他公義的特徵協調，因此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尋找那些只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熱愛他的人。為了這個目的，他賜給人意志的自由，如同他自己的意志那樣，並希望人選擇公義。也由於允許人為自己做出選擇這件事，導致了人與上帝神聖關係的脫離，也斷止了上帝的恩惠與賜福，結果走上死亡。藉以通過對於罪和死亡的認識，理論上人在經驗中可以學會上帝要傳授給他關於罪的知識，不用經歷罪行及其後果。對於人會做什麼，上帝早有先見之明，並不是他造使人去做，也不是他作為將人退化為僅是一部機器的藉口：相反，它（指上帝的先見之明）是用於對人的恩惠；因為上帝預見到，即使讓人能為自己有自由的選擇，他也會一意孤行；所以，上帝沒有阻礙人實驗性地嘗試罪及其苦果，但是他立即開始為人預備一種能使他從第一次過犯恢復過來的彌補方法，就是藉由預備一位救贖者，一位偉大的拯救者，能夠完全解救所有通過這位救贖者歸於上帝的人。人應該有自由意志，但是也應該能夠使自己藉著因為誤用自由、違抗主的旨意而導致的第一次失敗中獲得益處。為了這個目的，上帝不僅為萬民預備了一種救贖，而且也預備了一種知識，使人知道上帝提供了與他和好的機會，到了時候，這事必向萬人證明出來。參看《提摩太前書》2:3-6。 
就上帝而言，對邪惡的最後結果，就是用以嚴厲的懲罰，這不是憎恨與惡意的表現，而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上帝就以此讓人去領會、去感受。上帝有能力維持人的生命要給活多久就有多久， 只要他認為合適，甚至能對抗邪惡的破壞力量；但是上帝不可能永遠維持這樣的一個生命，因為這等於說上帝撒謊。那就是說，這在道義上是不可能的。這種生命只能成為使自己和他人越來越不幸的根源；就因，上帝太慈愛了，使他不要維持一個如此對於自己和他人都無用甚至有傷害的生命存在。而且，他延續生命的能力一旦取回，那麼邪惡的自然結果，即生命的死亡就會跟隨著發生。生命是一種恩賜，是上帝給的一個禮物，它只有對順從者才會永遠延續下去。
上帝並沒有給予亞當的每個後裔個別的試煉，這樣做不是對他們不公平。耶和華可以不把我們帶到世上來；他既然帶給我們生命，也沒有公平或者公正的律法來規定他要使我們的生命永存，甚至不用給我們試煉，縱使對我們的順從也不用答應有永生的應許。請特別注意這一點。現在的生命，從搖籃到墳墓只是一個死亡的過程，即使生命沒有將來，儘管生命中充滿了邪惡與失望，仍然是一種恩惠、一種恩賜。大多數人都非常尊重生命，不尊重（例如自殺）的人相對來說是少數；對於這些人，我們公平的法庭一再地裁定他們為精神錯亂，否則他們就不會這樣使自己與現有的賜福隔絕。此外，亞當是個完美的人，他的行為向我們顯示，在類似環境中，他的孩子們的行為應該也會是像他一樣的。
許多人吸收了錯誤的觀念，認為上帝要讓我們人類的生命受試煉，不是進天堂得永生就是永遠受痛苦的審判，然而在上帝對人類的懲罰中甚至沒有任何這種提示。上帝賜給順從他的孩子們的恩惠和祝福就是生命——永續的生命，生活在沒有痛苦、疾病和其他各種腐朽以及死亡的環境中。亞當完全得到這種恩賜，但是他受到警告：他如果不能表現出對上帝的順從，就會被剝奪這一“禮物”——“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一點也不知道痛苦的生命就是罪的懲罰。上帝除了應許賜予那些順從者有永生的生命之外並沒有許諾給其他任何人。生命是上帝的禮物，而與生命相對的死亡則是他斥責的懲罰。
《聖經·舊約》中從未提到永遠的痛苦，在《新約》中也只有少許的陳述，常會被誤解是在講授這樣的觀點；這些陳述在《啟示錄》的象徵表示中，或是在我們主的寓言和隱秘的話語之中都能找到，但聽到這些話的人們對此並不理解（《路加福音》8:10），到今天，人們看起來對於這些話也不甚理解。
“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6:23）
“犯罪的靈魂，他必死亡。”《以西結書》18:4。
許多人認為上帝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對亞當的責難卻讓他的子孫們來分擔，而不是准予每個人都能同樣地得到與亞當曾享有過的試煉和永生的機會。但是，如果可以顯示出現在世人的試煉和生命的永生機會要比亞當的時候更好，這些人將會再如此說嗎？既然上帝採用了這種讓亞當的後人以自然死亡的方式來分擔他的懲罰的計劃，並且我們也相信事情就是如此，那麼這本書則將會試圖來解析這個問題使它能簡單明白。
上帝讓我們確信，就因亞當的過犯使譴責臨到眾人，故此他為人類預備了一位新的統治者、父親或稱為賦予生命者；他也讓我們確信，凡接受他的眾人都能憑著信心和順服來改變在亞當裏眾人都要受死亡的詛咒，由此所有的人都將在基督裏分享復興時期的賜福（《羅馬書》5:12, 18, 19, 21）；但教會是一個例外 (因上帝對於教會有特別的用意與恩典)。因此可見，耶穌的死，是聖潔無辜的，是代替亞當的罪對上帝的完全清償。這就如一人犯罪，罪的詛咒與懲罰就臨到眾人，所以，既然耶穌已償還這個罪的懲罰，就不僅贖回了亞當，而且也贖回了他所有的子孫——所有的人都世襲了亞當的軟弱、他的罪及其懲罰 — 死亡。我們的主就是“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他本身是毫無瑕疵，為上帝所喜悅，他有完美的人性特徵，他未出生的後代 (假如他有後代子孫) 也必與他同樣地完美，毫無罪的汚點，但是他卻獻出自己的性命和所有權利，被判決在十字架上受難，作為亞當以及他的後裔 — 所有人類的全部贖價。
在完全贖回了亞當及其人類的生命之後，所有願意接受基督“新約”條件的亞當後裔，基督要收納他們作為子孫後代和自己的孩子，就可以憑著信心和順服進入上帝的家庭，並且接受永生。因此這位救贖者“必看見後裔［唯有那些能接受新約條件和承認自己被收納的亞當子孫們］，並且延長年日［復活成為比人類更高的層次，作為聖父賜予順從者的一種獎賞］，”藉著以犧牲自已和子孫的生命作為獻祭，這一切都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因此經上說：“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修正的譯文，見《哥林多前書》15:22。）
因著上帝的恩惠，我們從亞當的墮落所受到的傷害（我們受罰沒有不公平），通過基督的恩惠必會得到更多的補償；眾人遲早（在上帝的“指定時間”裡）會有完全的機會恢復到亞當犯罪之前所享有的同等狀況。那些目前還沒有憑著信心領受到完全的認識、而且也還沒有享有上帝這一恩惠的人們（這些人占絕大多數，包括孩子和異教徒），在下一個時代，或稱“來世”，即在這個世代之後，基督治理的時期，一定將會擁有這些特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凡在墳墓裏的……將復活得生。”（無論是這個時代，或者下一個時代）當每個人完全明白我們主耶穌付出的贖價，也能完全意識到他以後的特權，他就被認為在試煉之中，如同亞當受過的一樣；順從帶來永恆的生命，悖逆則帶來永遠的死亡——“第二次死亡。”然而，完美的順從不是對任何人的要求，沒有完美的能力便不能完全做到。在恩典的新約下，福音時代的教會肢體憑著信得到了基督的義，彌補了他們因肉身的軟弱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不足。在千禧年時代，神聖的恩惠也將會賜予世上“願意”的人。在達到身體的完美之前（這將是千禧年時代結束前眾人的特權），人們期待的將是絕對道德的完美。在那新的試煉，就是贖罪和“新約”的結果，將與伊甸園的試煉不同，在新的試驗中每個人的行為只會影響他自己個人的未來。
難道這樣就不會給有些人獲得永生的第二次機會嗎？我們的回答：對於亞當自己和他所有的後裔來說，永生的第一次機會因父親亞當的不順從而喪失了，“至今仍從他而來”。由於最初的試煉，“定罪臨到眾人”；上帝的計劃就是，通過基督的救贖犧牲，亞當與所有因他的失敗而喪失生命的人，經過體驗到極度邪惡的罪以及感受到罪的沉重懲罰之後，應該被賜予機會，藉以通過在救贖者中的信心皈歸上帝。如果任何人願意將此稱為“第二次機會，”他就應該這樣做：這必定是亞當的第二次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至少可以說，這對於所有被救贖的人類都是一樣的，但是對於他的子孫們來說則是第一次個人得救的機會，當他們出生時已經受到死亡的定罪。不論如何稱謂它，事實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眾人皆因亞當的悖逆而被定了死罪，但是都將在“新約”蒙恩的條件下，（在千禧年時代）完全享有永生的機會。正如天使所宣佈的那樣，這是“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也正如使徒所宣佈的，上帝的這一恩典——我們的主耶穌 “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必在“指定的時間”得到“證明”。（參看《羅馬書》5:17-19; 《提摩太前書》2:4-6）。是人類而不是上帝把這個得生命的機會或者時機局限定在福音時代。相反地，上帝告訴我們，福音時代只是為了揀選教會，即君尊的祭司，在隨後的時代，眾人都會通過他們在“新約”下得到真理的正確知識，而且得到充分的機會獲得永生。
但是採用這個方法的益處是什麼呢？為什麼現在不馬上給眾人有個別得生命的機會呢？那樣就不會有亞當受試煉和被定罪的漫長過程了嗎？他的後裔就不用分擔他的罪刑、眾人就不用通過基督的犧牲得到救贖，也不用再依靠“新約”提供的永生嗎？如果因為人類有道德的自由抉擇而必須允許邪惡的存在，那為什麼根絕邪惡要通過如此奇特和迂迴的方式才能完成呢？又為什麼允許如此多的痛苦介入其中，讓那些順從上帝的孩子們深受其苦、最終將才能接受生命的恩賜呢？
嗯，這正是關注該問題的中心要點。如果上帝以不同方式安排了我們種族的繁延，那麼孩子們就不會分擔父母們罪的結果，即精神、道德和身體等方面的弱點；如果創造者做出如此的安排，使眾人都應該在一個良好的伊甸園環境中受試煉，只有違背者應當被定罪，而且被“切除”，那麼在所有那些良好的環境下，我們能假定，會有多少人值得配得生命，又有多少人不配得呢？
如果以亞當的例子為標準（他在各方面的確都是人類完美狀態的樣本），就會得出以下的結論：找不出任何人能絕對完全的順從和值得配得生命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會擁有能瞭解關於上帝的明晰知識，也沒有與上帝同在的經歷，而這些知識和經歷則是會讓人們逐漸對於上帝的律法具有完全的信心，超越他們的個人判斷。我們確信，這正是基督對於天父的認識，才使他能絕對地信任和順從。（《以賽亞書》53:11）但是讓我們假設，人類的四分之一能得生命；甚至假設更多些，人類的二分之一值得配得生命，另外一半則會遭受罪的工價，即死亡。又會怎麼樣呢？讓我們假設另一半，即順從的那些人，他們既沒有經歷過又沒有看到過罪：難道他們就不會常常覺得對所禁止的事情有一種好奇，僅只會因對上帝和懲罰的畏懼而受到約束嗎？儘管他們知道美善與邪惡，他們的服侍一定不會如此忠心，也不會因此完全感激創造者制定律法時仁慈的計畫，這些律法支配著上帝他所有宇宙的自然運行，也管理著他的創造物的行為。
然後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半的人，由於他們自己執意犯罪的結果，因此走向死亡。他們會永遠地失去生命，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上帝能以愛心記住他們是他的創造物，是他手中的作品，上帝能為他們安排另一次試煉。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唯一的原因將是一種希望，如果他們再次被喚醒，再次受試煉，那麼他們中的一些人，藉由他們更多的體驗，就會在那時選擇順從和生命。
但是，即使與上帝採用的計劃一樣能產生好的結果，人們對於這樣一個計劃仍然會有強烈的異議。
上帝明智的行為能夠更有效地把罪限制在一定的範圍，還有什麼能像上帝的計劃所實行的那樣呢？就連我們有限的頭腦也能更好地認識到，上帝的計劃只有一個完美且公平的律法，它申明了故意犯罪的工價就是死亡，即毀滅，喪失生命。上帝限制了他所允許的邪惡，明確規定，在基督統治的千禧年間將全部消滅邪惡，也全部消滅故意犯罪的人，並展示公義的永恆。這樣全都要建立於完美的人類有完全的知識和絕對自願順從的原則之上。
但是對於在最初時就使每個人分別受試煉的這個計劃，使人聯想到其他兩個反對的理由。一是在上帝採用的計劃中，一個救贖者就完全足夠了，因為只有一個人犯了罪，只有一個人被定罪。（其他人分擔他的罪刑。）但是，如果在第一次試驗中已屬於個人的試煉，如果人類的一半犯了罪，而且被個別地定罪，那每個被定罪的個人就需要一個救贖者做出犧牲來贖他的罪。一個沒有過犯的生命只能贖回一個失喪的生命，但是不會再多。“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 這位完美的人，他贖回墮落的亞當（以及我們因他所帶來的損失），無論在任何的情況下“一個贖價［一個相等的代價］為“萬人的贖價”，這僅能行在上帝所選擇的計劃中。
如果我們假設，自亞當以來人類的總數是一千億，他們中只有一半有罪，就會要求另外所有五百億順從、完美的人死去，以便向那五百億所有犯罪的人支付贖價［相等的代價］，那麼按照這個計劃，死亡就會臨到所有的人。這樣一個計劃涉及的苦難不會比現在體驗的苦難少。
對於這樣一個計劃，另一個反對的理由就是它會嚴重擾亂關於上帝揀選的一個“小群體”並把他們提升到神聖的地位，他們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團體，耶穌是這個團體的頭和主。上帝不會有合理的理由命令那五百億順從的兒子們犧牲他們的權力、特權和生命作罪人的贖價；因為根據上帝自己的律法，那五百億人的順從會贏得永生的權力。因此，如果這些完美的人被要求成為那些墮落者的贖價，這就如同上帝的計劃與我們的主基督一樣了。在他們面前設立一些特殊的獎賞，使他們為了置於自己眼前的喜悅，能夠忍受於他們同胞的懲罰。如果賜給我們主耶穌的獎賞能夠同樣地賜給他們，也就是說，分享新的特徵和神聖，被提升到所有天使、主權和權力以及一切有名的之上——在耶和華的右邊（參看《以弗所書》1:20, 21），那麼無數的人都會在神聖的席位上；對此，《聖經》顯然沒有證實。此外，在這種境況之下的五百億人全都處在彼此平等的地位上，他們中間並沒有首領或者領袖，然而上帝所採用的計劃中只有一位被提升到至聖的救贖者，屆時，他贖回的一“小群”，那些“跟隨他的腳蹤行”、克己忘我的人，就可以分享他的名、榮耀、光榮和他的天性，正如妻子分享丈夫的一切那樣。
以一人代替眾人的罪，通過一位救贖者為所有人打開了一條贖罪與復興的道路，這是上帝計劃的一個特徵；意識到這一特徵的人們，將會從許多困惑中找到解決。他們將會明瞭，以一人代替眾人的罪是要廢除傷害：當領悟了關於神的計畫是以通過另一個人的犧牲來為眾人預備了釋罪的機會，它對眾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恩惠。當救贖帶來的利益與罪的懲罰共同闊廣，當上帝完全達到了允許邪惡存在的目的，邪惡就將永遠滅絕。然而，沒有完全地認識到罪是極其邪惡，就不可能正確理解上帝計劃的真正特徵；罪的懲罰本是死亡；我們主耶穌賜下的救贖是重要且有價值的；在被判決是否值得獲得獎賞（永生），或者是否得到懲罰（永遠死亡）之前，確定每個人的完全復興都能適合他個人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才將會有全部和充分的試煉。
鑑於救贖的偉大計劃，以及隨後通過基督來實現“萬物復興”，我們能夠明瞭到藉以允許邪惡的存在而得到賜福的結果，或許用別的方式就不會如此充分的實現。
不僅人類獲得的體驗對得到永生大有裨益，而且天使對人類體驗的觀察也使他們受益，這不但使萬物能更充分地認識上帝的特性，同樣地也能更明白他的計劃，得到更大的利益。當他的計劃完全實現時，眾人必能清楚地認識他的智慧、公義、愛與力量。他們必將明白公義，這種公義不會違反神聖的法令，沒有通過一位自願救贖者來完全抵消對他們的懲罰，這種公義也不會拯救應被定罪的人類。他們將會明白那種提供了崇高犧牲的愛，那種愛把救贖者高升到上帝自己的右邊，上帝賜給他力量和權柄，他用自己的寶血贖回人類重新獲得生命。他們還將瞭解到力量與智慧，這一切都能夠為上帝的創造物規劃出一個榮耀的命運，從而制服所有對立的勢力，為了促進並最終完成他的宏偉計劃，使那些明白他的智慧與力量的人們成為願意或者不願意實行上帝計畫者的代理人。要是邪惡的存在不被允許，並因此被上帝神聖的旨意所支配，我們就不知道如何來得到這些結果了。因此，在人類中暫時允許邪惡的存在這顯示出高瞻遠矚的智慧，這種智慧掌握了所有伴隨而來的情況，制定了補救措施，通過他的力量和恩典表明了最終的結果。
在福音時代裡，罪及其引隨而來的邪惡，被上帝進一步用來訓練和預備教會。要是沒有允許罪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我們主耶穌及其教會的犧牲，而這種犧牲的獎賞正是神聖的特徵。
上帝的律法現在支配著人類，順從者得到生命的獎賞，違背者得到死亡的懲罰。看來很清楚，上帝的同一律法最終必定完全統治他所有智慧的創造物；正如我們的主所定義的那樣，那個律法被簡明地理解為一個字：愛。“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當上帝實現了他的目標，他神聖特徵的榮耀最終必將向所有智慧的創造物充分顯明，眾人都將看到暫時允許邪惡這種安排一直是神聖策略的一個明智特徵。現在，只有以信心的眼睛，通過《聖經》瞻望上帝從創世以來藉著所有聖先知之口所說出的—萬物復興，才能明白這一特徵。 
那日即將到來
“貧窮、昏厥的天路客啊，仍在你的道路上奔走——黎明即將到來！
是的，現在你疲憊不堪；但是彼岸輝煌的光芒變得更加明朗。
鼓足勇氣，堅持不懈；走完其餘的路程；
儘管跋涉使你疲乏，不要屈從於困倦。
“生命之夜多麼悲哀，但是看吧——黎明即將到來！
塵世陰暗的景象和形態即將消失；不要向恐懼屈服！ 
不久，山頂就會踩在腳下，
進入歡樂與和平的明亮世界！
“你的座右銘仍然應當是：‘通過希望保持快樂’——黎明即將到來！
黎明將會向你展現多麼榮耀的輝煌！讓歡樂精神充滿胸懷！
準備行動；整裝待發：
那道路隱秘而且漫長；終點卻是美好芬芳。”
� 持這種觀點的人用《聖經》中的兩段經文（《以賽亞書》45:7，《阿摩司書》3:6）支持自己的觀點；但是，他們曲解了兩段經文中“邪惡”這個詞的意思。罪總是邪惡，但邪惡並不總是罪。地震、火災、洪水、或者瘟疫會是一場災難，一種邪惡；但它們並都不是罪。原文中說到的“邪惡”表示災難。同一個希伯來單詞在《詩篇》34:19，107:39，《耶利米書》48:6和《撒迦利亞書》1:15中譯為“苦難”。它在《詩篇》27:5，41:1，88:3，107:26；《耶利米書》51:2，《耶利米哀歌》1:21中譯為“患難”。在《撒母耳記上》10:19，《詩篇》10:6，94:13，141:5和《傳道書》7:14，《尼西米記》2:17中譯為“災難”、“不幸”和“患難”。同樣一個詞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還譯為傷害、損害、疼痛、危害、不幸、悲痛和悲哀。


在《詩篇》45:7和《阿摩司書》3:6中，耶和華提醒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他曾與他們立約，如果他們順從他的律法，他會保佑他們，保護他們免遭世界常見的災難；但是，如果他們徹底離開上帝，他就會帶給他們災難（邪惡）作為懲罰。見《申命記》28:1-14，15-32；《利未記》26:14-16，《約書亞記》23:6-11, 12-16。


然而，當災難突然臨到以色列中間，他們傾向於認為那是意外事件，不是懲罰。因此，上帝通過先知把他的話語傳達給他們，提醒他們記住和上帝的立約，告訴以色列人他們所遭遇的災難來自上帝，出自上帝的旨意、是為了使他們改正。用這些經文證明上帝是罪惡的製造者實屬荒謬，因為它們根本不是指罪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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